
张小敬保持着沉默，他知道
对方并不需要回答，只是在确认
谈话的主导地位。

李泌走到案边，用力一扯，
将墙上的白薄宽绫扯下来，露出
一幅大唐疆域总图，用拂尘指向
北方一处：

“天宝元年八月，突厥内乱，
新任的乌苏米施可汗不服王化，
起兵作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
合了拔悉蜜、回纥、葛逻禄等部出
兵讨伐，整整打了一年半，如今突
厥可汗已是穷途末路。”

他的声音清澈、冷静，十分有
条理，就像是排练过很多次似的。

李泌一边说着，一边从旁边
书架上取下一卷以红绸做标签的
书录，扔给张小敬。这是一卷长
幅，上面横贴着一张张纸条。纸条
上的笔迹都很潦草，长则百字，短
则一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单独
看，都语焉不详，但可随着书录徐
徐展开，张小敬却越看越是心惊。

“二年九月初，朔方留后院
传来一份密奏，说突厥可汗派遣
了数批近侍狼卫潜入长安，欲对
天子不利，以扭转前线战局。那些
突厥狼卫是草原最可怕的精锐，

残忍狡黠，对可汗极其忠诚。为了
专门策防此贼，朝廷才设立了靖
安司。”李泌稍微停顿了一下，继
续说道，“可是突厥人的计划到底
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留后院和
靖安司拼尽全力，也只是勉强捕
捉到了其中一队的动向。”

说到这里，李泌用手指关节
轻轻叩了一下松木案几：“本来靖
安司设下请君入瓮之计，想用这
一队狼卫钓出其他潜伏者。可惜
手下庸碌，功败垂成，在半个时辰
之前竟让关键人物给逃了！”

李泌吩咐人把刚才那次行
动的往来文牍都取来，让他浏览，
隐隐有考校的意思。张小敬翻了
一遍，指着其中一条记录道：“突
厥人来自草原，对马匹鸣叫最为
敏感。李司丞你下令清走货栈周
围牲畜的时机太早，有声变无声，
自然会引起警觉。”

李泌闻言，不由得怔在了原
地，此前靖安司有过议论，曹破延
是如何识破圈套的，结论莫衷一
是。李泌一直认为是崔六郎无能
才会露出破绽，没想到原因居然
在自己身上。他本来有意考校这
个人，看其有没有真本事，结果反

倒让人把自己的错处揪出来了。
一念及此，李泌先是略有惭

愧，可随后却微微笑了起来——
这岂不正是靖安司寻找的人？

张小敬倒是面色如常，他在
长安干了九年不良帅，什么诡异
奇特的案子都经历过了，这点简
单的推断还原，根本不算什么。

李泌叹息道：“入瓮之计失
败之后，一切线索都断掉了。我们
唯一确定的是，狼卫一定会在今
晚上元灯会时动手！”说到这里，
他看向窗外的日晷，目光凛然。

张小敬闻言一惊。上元灯会
向来是酉时燃烛，如今已过了巳
时，满打满算只剩下四个时辰。

靖安司必须在四个时辰里，
从百万人口的长安城中揪出所有
的突厥狼卫，这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张小敬这才明白，为何李泌
会如此急切地把自己从死牢里提
出来。这件事太重要、太难、太急
迫，寻常手段根本做不到，这位年
轻的官员不得不兵行险招，纡尊
降贵地跟一个死囚犯谈话。

李泌高挑的身材微微前倾：
“四个时辰之内，你能做到吗？”

张小敬反问道：“为什么是我？”
“我查过你的注色经历，你

之前在西域跟突厥人打过交道，
对付他们应该很有经验；你又做
了九年长安不良帅，这城市的情
况，恐怕没人比你更熟。”他有意
停顿一下，复又抬起一只手，“只
要你能办成这桩差事，我保你个
敕许特赦。”

对死囚犯来说，再没有什么
比赦免更有诱惑力了。

可 张 小 敬 没 有 流 露 出 惊
喜，他的独眼微微眯着，似乎在
思考着什么，然后恭敬地拱手：

“多谢司丞美意，在下情愿回牢
里等死。”

李泌眉角一抖，他居然拒绝
了唯一可以求生的机会？为什么？

“长安有一百零八坊，想在
四个时辰之内找出几个突厥人，
神仙也没办法。反正都是死，我
现在回牢里，还落得个清省。”张
小敬摊开双手，然后转身朝外头
走去。

“给你授宣节校尉，再加一
个上府别将的实职，够不够？”

“这可不是酬劳的问题。”
李泌的脸色阴沉起来：“我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开出你的条
件！”他不相信一个人会放弃这个
机会，除非他不想活了。

张小敬继续向前走去：“我
已经说了，这与酬劳多少无关，做
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恨突厥人吗？”李泌突然
问了个无关的问题。

张小敬脚步停住了。

“恨。”声音无喜无怒。
李泌的声调陡然提高：“你

那么痛恨突厥人，难道打算坐视
这些野兽在长安肆虐？”

张小敬依然保持着背对姿
态：“长安上有天子百官，下有十
万强军，怎么抓突厥人的事，反倒
成了我一个死囚犯的责任了？”他
的语气里，带着淡淡的嘲讽味道。

李泌厉声道：“因为如今能
救长安城的人，只有你！”这话说
得近乎无赖，张小敬正要摇头离
去，不料李泌疾步向前，不顾身份
扯住他的袖子，一旋身挡在他面
前，两道剑眉几乎并立在一处：

“张小敬，我知道你对朝廷
怀有怨气。但今日之事，无关天子
颜面，也不是为了我李泌的仕途，
是为了阖城百姓的安危！听明白
了吗？是为了百姓，你若一走了
之，于心何安！我不关心你怎么
想，但你必须得把这事办成！这是
几十万条人命！是人命！”

他说到后来，声音竟有些发
颤，显然是情绪鼓荡之故。这可不
多见。

张小敬没料到这位年轻官
员突然失态。当他听到“人命”二

字时，心中终于微微掀起波澜。不
知为何，梦中那一幕尸山血海的
景象再度出现，狰狞的狼旗与哭
声交织。默然良久，他终于长长叹
了一口气：“好吧，李司丞，你说服
我了。”

李泌松开他的袖子，后退一
步，又变回矜持的姿态：“我之前
的其他承诺，依然有效。”

张小敬沉吟片刻，开口道：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官府办事顾
虑太多，行事束手束脚，若要让我
四个时辰之内擒得此獠，就得按
我的规矩来。”

“你的规矩……是什么？”
“就是不讲任何规矩。”张小敬

的右眼闪过一丝危险桀骜的光芒。
李泌是聪明人，立刻明白了

张小敬的意思。长安城的水太深
了，种种势力交错制衡，做起事来
阻碍重重。如果不能有一柄快刀
斩开这团乱麻，别说四个时辰，就
是四个月也未必能有什么成果。
张小敬要在四个时辰之内在长安
城内抓住突厥人，必须要有碾压
一切的绝对权威——想干什么就
干什么，每个人都配合，
没人能阻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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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白云无拘无束地飘荡着。
眼前，云雾穿梭在高低错落的山峰间，手牵着手，你
追我赶，像是在捉迷藏。它们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使得那些山峦看上去像是大海中移动的冰山。难怪有
人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真美
啊。她依偎在丈夫光明怀里，感觉到温暖又温馨。忽
然，一股冷风袭来，她醒了，原来是个梦——光明把
被子掀开了，要起床。她不高兴地说：“今天是周
末，起这么早干吗？”

“丽君，不好意思，今天又要加班。” 光明一边
套衣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

光明是医院的医生，加班就是治病救人。救人一
命胜造七级浮屠。丽君尽管心里不舒服，能阻挡丈夫
吗？不能。她心里叹息一声，闭上眼睛继续回味那个
梦境。她跟丈夫结婚多年了，一次旅游的机会都没
有，就是因为光明忙，老是加班。

特别是近两年来，不只是周六周日他加班，几乎
天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加班去了，十点左右才回来。
按理说，老是这样加班，工资奖金应该大大的有，可
是光明每月工资三四千块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她
曾无意问过医院的一个护士，人家一个月一万多。丽
君有单位，有工资，两个人基本上互不干涉，谁挣钱
谁花，也互不打探单位里那些破事……可是，可是，
他怎么老是加班呢？加班怎么老是没有报酬呢？莫
非，莫非光明也时尚了，在外面养了个小蜜？不但去
小蜜那里加班了，还把工资奖金给了小蜜？

这么一琢磨，丽君一点睡意没有了，忙起来梳洗
一番，脚下像踩了风火轮，直奔医院。

走到光明的办公室门前，门关着，粘钩上挂了个
“今天休息”的牌子。难道是去手术室了？到手术室一
打听，今天有两个骨科手术，没有肿瘤手术——光明
是肿瘤科主治医生。打光明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丽君刚要转身往外走，恰巧遇到了肿瘤科主任，
他是光明的上司，不能不知道光明的行踪。

“什么？光明今天加班？没有的事。我们这个科室
几乎很少加班，他也从来不加班……对了，你也不是外
人，给你说说也不妨，每月给光明下达的利润指标，他
从没有完成过。但是，从挂号单统计的结果看，找他
看病的不少啊。”主任摇摇头，感到不可思议。

这下，丽君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电话打不通，没
在单位，县城这么大，去哪里找呢？就是报警也得
24小时以后。

丽君就像燃烧的一团火，等大火燃尽了，也就没
了脾气。她丢了魂似的，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后
来溜进了宋陵公园，大名叫“永昭陵”。这个公园是
宋仁宗的陵墓，如今被改为开放性的公园。高大的陵
寝前，是两列相对应的雕刻雄浑的石像生，大象、
马、羊、老虎、外国使者、文官、武将等。古代的皇帝
真能，死了还要统治万物。在两列石刻中间的空地上，
一群中老年妇女随着凤凰传奇的歌声在翩翩起舞。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
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哗啦啦
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忽然，丽君的眼睛直了，万紫千红中有一男人，
这男人正是她的丈夫光明！

丽君转身想走，脚步再也抬不起来，偎在身边那
头石羊身上。想着往事，听着音乐，眼里的泪不争气
地唰唰流出来，真像那弯弯的河水天上来，流向那万
紫千红一片海，丽君哭得稀里哗啦。

光明发现了丽君，忙停止手舞足蹈，跑了过
来。那些中老年妇女们也都围拢过来，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

丽君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被光明抱在怀里。他一
边给自己擦泪一边焦急地问：“丽君，你怎么啦？哭
啥子吗？”

丽君想挣脱光明的怀抱，无奈光明抱着不撒
手。丽君盯着光明，一字一句地说：“这就是你说的
加班？”

光明释然了：“丽君，你误会了。她们都是我的
病人……”

围观的大姐大嫂大妈们这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
事了，打断光明的话，像是喜鹊嫁闺女，叽叽喳喳
说开了：

“大妹子，我一年前被查有乳腺癌，是光明医生
的健身疗法治愈了我的病……”

“闺女，我这乳腺病辗转了不少地方，花了冤枉
钱不说，没有一点好转，在光明大夫这里，没花一分
钱，慢慢好转了。”

…………
你一嘴，我一嘴，丽君心里的一团麻渐渐理顺

了，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凤凰传奇又开唱了，喜鹊们舞动起来。他们当中

又多了一个美丽的身影。

广场舞微型小说

翻一些有阅历的作家书，翻书之前，或者掩卷之
后，都喜欢留意这个人的肖像。他长得啥样？表情和
眼神如何？有抽烟憨笑的，有坐着比画说话的，有站着
叉腰发怔的，有单手托腮沉思的，让我看到了几个中年
人的肖像。

中年人是个很难界定的群体，大体上是40岁至50岁
之间。50岁出头的人，很难将他们归纳为老年人。

人到中年以后，不太喜欢照相。这样的年龄爱照
相，必是一个自恋感很强、喜欢出风头的人，或者有某
种原因。如果还像青涩少年，喜欢搔首弄姿，会让人觉
得这个人很做作。

很多时候，成功的中年男人，往往坐在一张宽大写
字台的后面，流露出或威严或和善或干练老成的人生
表情。

单手托着脑袋，手有骨感，或者肉嘟嘟的，脑袋里想
很多东西，须用一根棍棍去支撑，棍棍一时找不到，就用
手去托。这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很沉稳，胸有故事三
千，只是不动声色，他是在淡定地看着眼前的浮华烟云。

我无意中看过某作家的肖像，看到他手指头夹着
一支烟，烟雾腾腾，思想的螺旋袅袅上升，高高地举过
肩头，举案齐眉——很舒服的肢体语言，我觉得他不是
做给谁看，这是他的真实生活，怡然自得地享受眼前这
份宁静。

手和脑袋挨得很近，中年人不再是四肢指挥脑袋，
而是脑袋指挥四肢，大喜大悲、大彻大悟放在一边，去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一言一行是听脑袋指

挥，思想和行为协调统一。
我在友人阿元的博客里，看到他在晒书。图片上，

大热天阿元光着膀子，在和他一屋子的书合影，下巴颏
留着一撮先锋文人的浓密胡须。中年男人的胡须现在
看虽然青黑，但它将很快由青转枯黄，就像秋天的草一
样。胡须是一种隐语，倔强与遮蔽，根根胡须交织成灌
木，说明一个中年人内心的遮蔽或者坚守。

当然，中年人的肖像各种各样。有感染力的微笑、象
征成熟的胡子、清澈的眼神、干练的发型……有一点遗
憾，中年人干脆利落的讲话，浑厚、低沉，略显沧桑的嗓音，
以及他灵魂深处的欲望，是拍不出来的，只能让旁人去猜。

封面上的中年人，是书的一部分，与书相得益彰，
我们看过太多的美女画，也想看看封面上的那些生命
情态和生活姿态。

鲁迅的肖像，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
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
字,方脸浓眉平头,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
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

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
胡适四十出头，还显得很年轻，温源宁在《胡适博

士》一文中说：“胡博士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
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前额突出，
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
嘴唇，显得能言善辩。”作者认为，“从外表看来，胡博士
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中年人的神态与他的处境、性格、心情有关。
林语堂摄于1940年的照片，当时他应赛珍珠之邀

请客居美国，已发表了《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等
作品，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照片中的林语堂显得悠然自
得，极具文人意气。

尼采留在诗集封面上的样子，是一蓬络腮胡子和
鹰隼一样的眼睛，眼窝凹得很深，说明他睡眠很差，日
思夜想所致。我在年轻时曾经临摹过尼采的肖像，只
有旺盛的胡须和犀利的眼神，其他别无长物。

头发蓬松，几缕凌乱额前耷拉。中年人在乎什
么？已不像年轻时在乎形象，在乎别人的眼神和评
价。一团烟雾从口鼻喷薄而出，在他刻满风霜的脸上
缭绕，忽左忽右。眼神炯炯，是看过很多事，经历过很
多世面的那种。

一张不算颓废的中年人肖像，我以为是在他最好
的年龄段，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情，在一次无意的抓拍瞬
间，他或许正斜靠在一张椅上，恍如坐于时间和岁月的
旷野，一只手紧攥，凝神托腮，似在想些什么或欲抓住
什么，眼眸中有清晨河流上的淡淡薄雾。

该书是瑞典学者、作家
莫妮卡·劳瑞琛著的一部长
篇传记文学，介绍了瑞典现
代文学先驱、女作家安·夏
洛 特 · 莱 芙 勒 （1849—
1892） 的生活和创作，以文
学化的方式勾勒出一位女性
主义作家的一生。

从温柔的闺秀到恪尽职
守的官员太太，继而成长为
闪耀着快乐光芒的意大利公
爵夫人、一个男孩儿的母亲以
及以激进观点获得国际知名度
的女作家，安·夏洛特的一生
虽短暂却富有戏剧性，这是一
出让人好奇的个人命运。

1873年，安·夏洛特的第
一个剧本《女演员》在斯德哥

尔摩皇家剧院首演，从此开
始寻找“一间属于自己的房
间”，开始探寻通往真理的道
路。在她身上，有一种让同时
代人困惑的卓越智慧与强烈情
感的统一。这是一个坚强又有
才华的女子的故事，她在知
识、艺术性上受阻于她的时代
的妇女理念，但她固执又勇敢
地追求了自己的真理。

该书是一部史料丰富、
有着生动描绘的传记文学，
也是读者接触瑞典文学、女
性文学的一个窗口，女作家
莫妮卡·劳瑞琛用细腻的笔
触记录了安的华彩人生，荣
获权威瑞典书籍奖“奥古斯
特奖”非小说类提名。

我是你冬雪后的梦想

♣西 屿

男左女右

枕头里的家
♣ 周海亮

聊斋闲品

♣王太生

新书架

《真理的道路》

诗路放歌

中年人的肖像

♣崔 琛

♣ 侯发山

我是你冬雪后的梦想
是依旧阴霾的天空下
静静地
沉睡的大地

空中的飞鸿
我是你的轻
我是你一千次一万次的
深深凝望

徐徐上升的地气
我是你身边无名的野草
是你冬雪后
缓缓释放的梦想

破土而出的幼苗
一点点 慢慢泛绿
我是你萌动的春天的情思

它们在树枝间......

你不可能知道它们的想法
它们在树枝间跳跃
在一簇簇的绿叶间
掩藏自己小小的身子

你不可能看见它们的过去
它们在树枝间欢腾
那些阴霾的日子
它们去了哪里

你不可能听懂它们的鸣叫
它们在树枝间歌唱
又一个春天来了

蔷薇

栅栏是她的墙，有时
也是她的目标
多么明确，当蔷薇
顺着它往上爬

探出头来，她苗条的身子
逗引着路人
她的细胳膊，细腿
鼓胀的花蕾的心房

她全部的馨香，就藏在
那些青枝绿叶间
当她绽放
她就是我的春天

女人经常出差。她背一个很大的双
肩包，里面塞满换洗衣服、化妆品、牙膏
牙刷、书籍……当然，那里面，总是塞着
一个柔软轻便的枕头。有时女伴会笑
她，她解释说，宾馆里的枕头，不合适呢。

宾馆里的枕头的确不合适。要么
太软，要么太硬，要么太高，要么太矮，
好不容易习惯了，又该去另一个城市或
者调头往回返了。男人对女人说，出门
在外，睡眠才是关键。有好的睡眠，才
有旺盛的精神。说话时男人正往女人
的背包里塞着那个枕头。那是女人第
一次出差，那是男人第一次给女人的背
包里塞枕头。枕头很轻，高矮恰当，软
硬适中。那是男人特意为女人缝制装
填的出差枕头，枕面是一幅美丽淡雅的
十字绣图案。女人觉得好笑，却又不忍
拒绝。一个满脸胡茬的大男人，为一个
枕头，十几天时间里飞针走线。

女人很快发现了枕头的好。在陌
生的城市奔忙一天，回到宾馆，头落上
枕头，很快就睡着了，很香。女人感觉
有些奇怪，因为那段时间，她正闹着失
眠，严重时，睡觉几乎成为一种负担。
女人想也许是太累了吧？太累了，就可
以倒头便睡。

一连好多天，都是如此。女人找回
失去已久的安宁甜美的睡眠，现在她把
睡觉当成一种享受。后来她回了家，家
让她的睡眠反而更加踏实。女人感到
奇怪，跟男人说了，男人笑笑说，睡个好
觉难道不好吗？说完他去厨房，洗菜的
声音很快响起。

那次出差在外的女人去看望一个
朋友，她把背包放在朋友家，然后一个
人出去转了转，回来，朋友的家门却锁
着。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说正好有点
急事现在在外面，要不你先等一会儿？
她说你忙你的，就一个人回了宾馆。那
天她是枕着宾馆的枕头睡的，那夜她很
晚才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去朋友
家取回了枕头。她抱着枕头，心里有着
从未有过的踏实。

夜里，好梦连连。
回家后她问男人，你是不是在枕头

里放了蒙汗药？男人笑笑说，蒙汗药倒
是没有，不过在里面放了些干花而已。
你的出差枕头，现在家里的枕头，都有。

干花？
干花。一位搞中医的朋友告诉我，

干花填枕，有助睡眠。
真有这么灵？女人想，果真如此的

话，那真算得上失眠患者的福音了。
不管她的睡眠跟干花有没有关系，

总之，抱着那个枕头，她就可以踏实地
睡个好觉。也许因为一种固有的习惯
吧？也许抱着或者枕着那个枕头，就等
于拥着自己的男人。女人的脸红了，一
个人偷偷地笑。

一次女人办完住宿手续后去街上
买了些东西，回来，发现钱包竟然不
见。虽然钱包里没有什么重要的单据，
可是那里面装着她的所有现金。女人
只好给男人打电话，让男人明天一早就
给他汇些钱来。男人先安慰了她，然后
问她晚上吃什么，女人说不吃了，正好
减肥。男人问那明天早晨呢？女人故
作轻松地说，同上。男人在那边嘿嘿地
笑了。他说，好在我留了一手……现
在，把枕头拆开吧。

女人有了甜蜜的预感，拆开，果然
在一簇干花苞之间，发现一个小小的布
包，再打开，里面正好两千块钱。

男人说，两千块钱，不管你身在中
国哪里，足够吃一顿饭，然后买一张回
家的车票了。

女人也许找到让她踏实地进入梦乡
的真正原因了。她想抱在她怀里的，其
实不是一个枕头，给她安宁的，也不是那
些干花苞，那明明是男人无微不至的呵
护与爱啊。有了这枕头，有了这呵护，有
了这爱，她身在何处，何处就是家了。

家园（国画） 李德君

浮云（国画） 王福喜

（外二首）


